
路之卫
■雷亚飞

我记忆中的第一条路，是故乡
的泥泞小径。

那时年幼，天未亮透便要起身，
蹬一双破旧的胶鞋，踩进被夜雨泡
得松软的土路。路的两旁是稻田，
晨雾弥漫，稻叶上的露水沉甸甸的，
偶尔滴落颈间，激起一阵寒颤。泥
浆从鞋帮四周挤出，每一步都需将
脚从大地贪婪的吮吸中拔起，发出

“扑哧”的轻响。书包在背后晃荡，
里面装着母亲塞进的冷馒头与课
本。那时不懂何为路，只知前方是
小学，后方是炊烟，而脚下，是必须
用力才能蹚过的、黏稠的春天。

后来，通往市中学的路铺了沥
青。读初中时，脚下有了柏油马路。
夏日烈阳炙烤，路面竟会微微发软，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陌生而浓郁的气
味，大人们称之为“现代化”。自行车
轮碾过，不再有泥泞纠缠，只有平稳
的沙沙声。路旁竖起了电线杆，世界
仿佛被这条乌黑发亮、笔直向前的带
子陡然加速。我与同伴们飞驰其上，
风声过耳，只觉得前程大抵如此——
平坦、迅捷，且方向分明。

再后来，负笈远行读高中，脚下
的路变成了坚硬平整的水泥道。车
道线雪白，分隔着熙来攘往的人流与
车流。路变得复杂，有了明确的规则
与界限。我于此路上学会了奔跑，也
学会了眺望。远方大学的轮廓与更
辽阔的世界，似乎都沿着这条水泥脉
络延展而出。路成了希望的具象，虽
冰冷，却承载着滚烫的梦。

而后，一身橄榄绿取代了校服。
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手中
的钢枪与脚下的路，产生了前所未有
的联系。我们巡逻的路，是边疆的巡
逻道，是崎岖山脊，是茫茫雪原，是无
人区的车辙，是辽阔的海岸线。它们
不再关乎个人前程，而是国家的脉
络。我守护的，是钢铁运输线的畅
通，是抢险救灾时生命通道的无阻。
我懂得了，路是国之大器，是生命线，
是尊严所系。我所站立之处，便是路
之不可侵犯的界碑。

如今，我身着另一种制服，成为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的一员。角色转
换，守护未变。手中的执法记录仪，脚
下丈量的四通八达的公路，都是新的

“钢枪”。我审视每一条公路、每一座
桥梁的荷载，拆除非法广告牌、调查处
置违法建筑物，宣讲路政知识、普及护
路的重要性；打非治违，监管驾培维修
与“两客一危”，守护城市文明的窗口；
超限超载的稽查、大件运输的护航、出
行方向的指引、旅途安全的保障……
我与飞尘为伴，顶着严寒酷暑，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所守护的，已不单是物
理意义上的通达，更是运行其上的秩
序、安全与效率。

昔日的泥泞小径、沥青路、水泥
路，与当下的柏油路、钢轨、航道，在
生命里重叠交响。我从一个行路
人，成了一名“爱”路者。

夕阳西下，我常会驻足于新修的
芳世湾大桥。桥下江水奔流，桥上车
灯如河。我看见孩童们背着书包奔
跑在平整的村道上，看见满载希望的
农产品驶向都市，看见游子乘“复兴
号”归家时车窗里的灯火通明。

这条路，从田埂延伸至云端，从
个人的求索铺展至民族的复兴。而
我，曾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小小行者，
如今是它忠诚的卫士。我的爱路护
路，从未抽象，它就在我笔直的脊梁
里，在我审视规章的严谨中，在我守
护的每一寸道路的平安之上。

路在延伸，卫路之心，永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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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亲贤苍松古道忆前贤

北宋崇宁元年（1102）的秋天，大诗人
黄庭坚来到了鄂州。在此期间，他与几位
好友诗文唱和，其中就有在鄂州做节度推
官的朋友陈荣绪。陈推官因公务前往崇
阳，途中写下六首诗。黄庭坚虽未次韵相
和，却也兴致勃勃地作了六首和诗，其中两
首，专门写的是咸宁古驿道上的松树。

在《道中闻松声》里，他笔下的松涛时
而如风雨大作，时而像鼓乐齐鸣；晴朗无人
的山林间，松声自高远处传来，又仿佛小儿
女呢喃细语、市井中人闲聊碎语。此情此
景，让人想要抱琴而来，把这天然妙音谱成
曲调。而他在《晚发咸宁行松径至芦子》中
说，当走在咸宁的松径上，整日沐浴于乔木
清荫之中，感受到的是古松高洁清深的风
韵。他说这松声仿佛“无弦琴”，不像当时
流行的胡乐那样喧闹，却格外清心怡人。

黄庭坚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他的诗
句，无疑为这条路上的松树题写了最美的

“广告语”。从此，途经此地的文人墨客，常
常会忍不住为它们写下诗篇。

元代诗人傅若金出使越南，走过这里，
望着道旁苍松，不仅生出“栋梁须汝在，来
往莫相轻”的敬意，还开玩笑说“道边松树
疑千岁，便拟寻仙煮茯苓”——好像采下一
枚松针就能修仙了。明代官员凌义渠仔细

描摹松树的姿态：疏朗的枝干意态超逸，年
轻的松树光泽初绽，而老松更是盘曲皱皮，
姿态傲然又俊秀。清代吴寿昌则用“漫山
翠色迎眸见，夹路涛声沸耳闻”这样直白的
诗句，写出苍松扑入眼帘、松涛涌进耳中的
热烈印象。

不过，也有人不只看风景，还想到了种
树的人。明代官员骆问礼就在诗中感叹：

“尽讶清阴好，谁怜种树人？”这个问题，在清
代初年似乎有了答案。康熙年间，乔莱赴任
广西乡试主考官，路过此地时，听同僚咸宁
人郑之谌讲了一个故事：明代有位名叫吴廷
举的官员，小时候去武昌考试，在途中迷路
中暑，差点没命。于是他发愿：“异日得志，
种松荫行人。”意思是将来若有出头之日，定
要种树为行人遮荫。后来他果然做了大官，
真的在家乡一带驿道旁植下大量松树。

这个故事生动感人，虽未必是全部真
相，却可见百姓对善政的铭记。实际上，方
志记载吴廷举正德年间在湖广赈灾时，就
曾捐资募工，从江夏开始一路植树五百里，

“苍翠逼人”，百姓称之为“引路松”。他自
己也写诗说“手栽松树渐成林，也有鸟来噪
夕阴”，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有意思的是，因为松树太多、年代太
久，后人还把植树的美名附会到了另一位

名臣——熊廷弼身上。可见老百姓心中，
谁为他们做了好事，他们就念谁的好。

当然，植树百里不是一人、一时之功。
方志里提到，嘉靖年间咸宁知县萧立业离任
时就说：“我在咸宁，自问无愧，只是种这些
引路松，实在辛苦百姓了。”可见这是多方接
力、官民共举的成果。直到乾隆年间，学者
钱大昕路过时，还看到松树上编号挂牌、专
人管理，山间新松成片，一望无际。他忍不
住将小山命名为“万松冈”，写诗纪念。

更没想到的是，驿道植树还带动了当
地的“苗木产业”。乾隆时有人发现，咸宁、
蒲圻一带的山民，竟以种松为生。他们懂
得“根要深深树要疏”的技艺，靠卖松苗、斫
枯枝换钱谋生，成了专业的“种松人”。

明清时期，“古道苍松”成为淦川八景
之一。回顾这条松荫古道，自黄庭坚题咏，
至吴廷举植松，再历经代官民守护，它已不
仅是自然风景，更成为一份深厚的历史文
化遗产。可惜的是，随着近代交通变迁，古
道多为铁路所取代，苍松也多被砍伐。那
些涛声与翠色，终于渐渐隐入文字，成为一
方记忆。

今人读诗遐想，或许也会盼望：若能在
某段残存古道上，再见松影复苏、重荫漫
道，该是多美的景象啊。

■王长青灿烂千阳

来到云台山红石峡景区，入口处有一
座桥，桥下目力所及的那个峡谷，就是号称
华夏第一奇峡——红石峡了。

我们是在盛夏来到这里的，但是站在
桥上，一点儿也不感到炎热。桥下人流汹
涌，人流紧贴着水流，时而融为一体，时而
若隐若现，那些个泉、瀑、溪、潭，也是朦胧
诗一般地衬托着，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一
幅仙气十足、灵气十足的山水画，动人心
魄，沁人心脾。

据介绍，红石主要由紫红色石英砂岩构
成，岩石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在漫长的地
质演化史中，铁元素经过长期氧化，形成了
红色氧化物，从而使岩石呈现出鲜艳的红
色。由于铁质成分含量不均匀，砂岩的颜色
深浅程度也有所不同，构成了造型优美的各
种图案。全国有红石且形成峡谷的景区有
两个，一个是云台山这里，一个在陕西榆林。

云台山的红石形成于12亿年前的震
旦纪时期，当时该地区处于滨海沙滩环境，
随着海平面的升降，形成了富含铁质的石
英砂岩沉积层。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和造
山作用，海洋逐渐抬升为高山，这些沉积层

被抬升、扭曲、断裂，最终形成了如今的红
石峡峡谷景观。

云台山红石峡全长2000米，峡谷深藏
于地下68米。她集秀、幽、雄、险于一身，
融泉、瀑、溪、潭于一谷，这里外旷内幽，奇
景深藏，两岸峭壁山石秀丽，仿佛鬼斧神工
雕凿而成的巨大盆景，享有“盆景峡谷”的
美誉。那些红石峭壁高达数十米甚至上百
米，崖壁垂直陡峭，红色的岩石与碧绿的潭
水、清澈的溪流相互映衬，形成强烈的视觉
冲击，被赞誉为“自然界山水精品长廊”。

我们沿着峡谷内的栈道漫步，近距离
欣赏红石的壮丽景色，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魅力；观赏瀑布、溪流、潭水等景观，体验

“一步一景”的奇妙感受。峡谷深邃幽长，
最窄处仅数米，最宽处可达数十米，谷底巨
石累累，溪潭珠连，空旷深邃，变幻莫测。
有人盛赞红石峡是“缩小了的山水世界，扩
大了的艺术盆景”，是我国北方地区少有的
丹霞地貌峡谷奇观，确实不假。

红石峡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宝库，也是
书法艺术的殿堂。陕西榆林红石峡的崖壁
上保存大量摩崖石刻。红石峡还见证了多

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和军事活动。榆林
红石峡在明代是重要的军事要塞，许多将
领在那里题壁留念，记录了当时的战功和
历史事件；云台山红石峡则因优美的自然
风光，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游览题刻，
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印记。

我在云台山红石峡足足待了一整个下
午，流连忘返，在溪流边、深潭旁逗留。某
个时刻，我闭上双眼，屏蔽了周围的人流，
想象着那些红色的石头化作了一束束光
线，然后严严实实地包围着我，那是一种什
么景象和感受？

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波斯诗人赛
依伯的诗歌《喀布尔》，用“一千个太阳”的
夸张意象，用让人睁不开眼的夺目的太阳，
来形容阿富汗女性的光芒。我想，移植到
这里，用来形容云台山红石峡这些铺满峡
谷的红色的石头，这些石头发出的奇妙的
光芒，一点儿也不违和。

我在云台山的红石峡溪流边，已经计
划好了来年的行程，一定要去陕西榆林，看
看榆林的那处红石峡，再看一次这样的灿
烂千阳……

人到中年，甘苦自知，渐渐开始接受自
己对某些事情的无能为力，开始正视松动的
牙缝、稀疏的额发、日渐衰退的体力和精神，
开始学会接受职业的繁琐复杂给自己带来的
巨大压力。回首过往，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
沉沉楚天阔，无数的冲动、热情、激越、打拼渐
渐从顶峰缓慢退潮，眼看着自己慢慢向坡下
缓行，眼前的日子慢了，缓了，一步一步，深一
脚浅一脚，走着，不管路是急是缓，是直是弯，
心波不再大起大落，越来越平和畅然。

人生有无数种可能，如诗，如歌，如梦，
似幻，要经历多少风霜雨雪才能真正让自
己安静下来，波澜不惊。又需要经过多少
刀光剑影、生离死别，才能恬淡一生。生而
为人，哭着来到人世，总是焦灼而又疼痛，
遗憾而又纠结，却很少有含笑而去、决绝痛
快的潇洒。在漫长的历程中，每个人都要
经历各种各样的生长痛，得到或失去如走
马灯转瞬即逝，痛过了，才懂了，这就是生
活的味道。人生如棋局，风起云涌，却也韵
味无穷；棋局如人生，万般变化，不离其宗。

人生的棋局像一场错综复杂的斗智，
“象棋似布阵，点子如点兵”，“河界三分阔，
智谋万丈深”。在人间打拼，就如棋盘征
战，十几年寒窗苦读，每逢大考就如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为了生存，一代一代人如迁徙
的鱼群般拼命游走，稍有疏忽就错过了人
生的关键路口，后悔莫及。

棋盘就在那里，资源、现实就在那里，
宿命就在那里，每个人进入人世沉浮，职场
如沙场，结婚生子如赶路，事事都如履薄
冰，小心翼翼。匆忙于红尘翻滚，满脑子功
名利禄，人心沸腾煎熬，多么喧嚣的成长
啊，真的如棋局中的对垒厮杀，冷酷而又残
忍。年轻时凭意气用事在波涛之上逐浪，
好勇斗狠时有，消极颓废时有，得志时有，
失意时亦有，可谓是酸甜苦辣，百味杂陈。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渐渐在这如棋局的沙
场上，练就一身生存的本领和技能，成长
了，成熟了，慢慢站在巅峰之上，也深刻体
验到逐渐下坡的落差，高处不胜寒。

人生如过山车，无奈而又精彩，刺激而又

变迁，动荡而终会回归平静。随年龄慢慢增长，
我渐渐让自己的棋局少了厮杀，多了淡定。常
常俯视自己这盘曾百般纠结的残棋，以尽人力、
听天命慰藉自己。人生苦短，何必疲于征战，寝
食难安。随年龄渐大，生活给予的空间渐小，但
内心的海域却可以日渐深邃宽广。在自己的
轨迹里总是觉得无比重要，不能或缺，可前几日
出差，背上一个装好必备物品的挎包，所有离不
开的事情都暂且搁置，说走也就走了，缺了我，
原来的轨迹还是正常运转，这才发现其实我们
需要的并不多，人间再值得，也离得开放得下，
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解脱。

于是在漫漫的人生路上，逐渐学会不
用看沙场的眼光看人生的棋局，学习用玩
游戏的眼光看棋局，倒也生出人生的怡然
之趣。围棋大师吴清源曾经说过：“胜负对
我来说无关紧要，胜固欣然败亦喜。”他“和
谐相依，方成棋局”的观点早已使他超脱物
外，人棋合一，这才成为棋坛佳话。人生是
一场修行，吴清源的“平常心”，正是对我们
人生棋局“平常心”的指引。

人生是一场修行 ■程应来


